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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ZhangHuiXiaoShuo （章回小说） are ver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rrative style, its 
chapters naming system widely dissemina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especially a 
greater impact in Japan. Novelist Edo period of Ihara Saikaku’s work gradually down its 
sub-themes of the two sentences unify become fairly standard antithesis of the HuiMu（回目）, 
than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HuiMu even earlier, Which when derived from the Chinese 
words the novel “San Yan” or choose the JinGuQiGuan. Thereafter, Reading novels Edo period 
began to emulate Novel of HuiMu, such as Edo fiction giant Kyokutebakin, its HuiMu to the 
whole project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very fine strict. However,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has undergone modern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subouchishoyo, called “The originator of the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reform movement”, 
Who have touted this chapter named HuiMu outdated, although his creative and theoretical 
there are conflicts, but abandoned HuiMu has become a trend, replaced by a system of 
Western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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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叙事文体，产生了大量的作品，也创造了宏大的艺术世界。而
且，它也作为汉文化的不自觉载体，亦如同孔子、老庄、唐诗、宋词一样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
对汉文化圈的国家影响甚巨。不过这种影响究竟应该如何描述与定位却相当困难，其原因除了汉文
化圈在二十世纪经受了巨大冲击的历史背景以外，还有文体研究本身存在诸多无法量化考察的因素。
不过，回目作为一种遗传基因很强的体制特征却可以成为这一课题的指引，所以本文即从回目切入
来论述其对日本小说的影响历程1）。
一、回目体制的最早仿作
日本最早对长篇叙事文的段落划分方式可以《源氏物语》为例来探讨2）。此书共分 54 个单元，
划分单元的名称在译为汉语时差异较大：丰子恺译本用“回”，林文月译本用“帖” 3），其实，《源
氏物语》的原文只有标目，并无分划章节的词，所以本可不译；若要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则
“帖”字亦不妥当。因为此字只是直接使用了日本汉字，其在日语中作为量词或用来计算经折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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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为计算纸张的数量（日本纸20张为一帖）4），汉语中并无这一义项。由此可知，日语以“帖”
划分《源氏物语》实为书籍物质形态的表现，与中国之“卷”相当，故译为“卷”较为妥当5），而
以“回”称之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体制作用于译者思维的结果。
最早对中国章回小说回目进行仿作的可能是江户浮世草子大家井原西鹤（1642－1693）。他的
几乎所有作品都有标目，而且都可能与回目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他的第一部作品《好色一代男》（1683），每卷均有一个长短不一的叙述体的标目，颇类单回目，
如卷一前两则分别为“けした所が恋のはじまり”和“はづかしながら文言葉”。这种标目在世界
各国均有，日本古代也很多，自然不能说与回目有关。但比较奇特的是，这部作品的每一卷前都列
有本卷的细目，熟悉中国古典小说体制的人自然知道，这其实也是章回小说的惯例；更重要的是，
在卷前细目中，作者为每则标目又配了一个句子，如上举前二则便分别配了“こしもとに心ある
事”和“おもひは山崎の事” 6），这便与中国的对仗式回目很接近了。当然，这里配的第二句还并
非对句式回目，而是交待故事发生的背景，可算是对第一句的解释，因此与上句并不相类。
然而，其后期的数部作品却逐渐将其副题的上下两句统一起来，成为相当标准的偶对回目。如
《日本永代藏》（1688），钱稻孙译本卷一第一则大题为“初午转来好运气”，副题为“水间寺放利生
钱　江户城添暴发户” 7），文洁若称此处所译：“具有明清小说风格。每段前的两个七字句，颇似我
国章回小说的回目。像《日本致富宝鉴》中‘水间寺放利生钱，江户城添暴发户’这样的回目，堪
与《水浒传》相媲美。” 8） 其实，中国翻译者在译介西方小说时常有使用章回体者，但此处与那种
归化译法却不同，因为这并非译者的创作，而为西鹤原著所有，其原文第一则大题为“初午に乗つ
て來る仕合せ”，对偶标目为“江户にかくれなき俄分限　泉州水間寺利生の錢”，确实整齐如回目。
除此外，他的《万之文反古》和《世间胸算用》均亦如此9）。
井原西鹤这种回目式的标题方式在日本叙事文学中的确甚早。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时期，日本
产生了不少用汉字撰写的叙事体作品，这些作品中有不少也同时使用了标准的回目，但这类汉文小
说中最早的是冈岛冠山的《太平记演义》（1719），而且日本江户时期小说大量模仿中国的章回体创
作是在冈岛冠山翻译《水浒传》以后的事10），但井原西鹤的作品较此早了三十余年，那么，西鹤可
以算是此种风气之滥觞了。
当然，这就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一是在冈岛冠山的译本及创作还没有开始，甚至湖南文山还没有译出《通俗三国志》（1692）
的时候，西鹤模仿回目的蓝本是什么？其实这一点从西鹤的作品中寻绎即可有答案。根据日本研究
者的成果可以知道，西鹤的许多作品都有中国小说的影子，如《剪灯新话》、《列女传》、《酉阳杂
俎》、《太平广记》等等文言小说，这些自然与回目无大关系，但还有《蒙求》、《棠阴比事》等与回
目之产生有关的典籍11），更有“三言二拍”的经典选本《今古奇观》12），虽然这并非章回小说，但
却拥有着相当严格的回目。西鹤应该早就看到过《今古传奇》甚或是“三言二拍”了，其回目或许
正从这种一目一事但相邻二目对仗的话本小说来。
二是西鹤此种回目为两级体式，笔者曾将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的两级体制者分划为不同的种类，
此即属于“贪欣误”式之 A 式，这种体制的产生据现存资料知当在明末，即《贪欣误》与《天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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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此后在清初相继产生了数部作品，这些作品均有东传之迹，如《五色石》有日本刊本甚至评
点本 ；《八洞天》曾出现于日本秋水园主人《小说字汇》引用书目中，而最早的刻本亦藏于日本内
阁文库，还有日本抄本在世；《飞英声》两个早期刊本分藏于日本东京大学及大谷大学；《金粉惜》
仅存孤本为长泽规矩也私藏13）。只是无法确定其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故尚无法准确推定西鹤此种
体制的来源，但受中国回目的影响却是无疑的。
二、读本小说――回目制作的高峰期
虽然井原西鹤开始了回目的创作，但却并不明显，也不统一。真正开始全方位仿效章回小说体
制的是江户时期的读本小说14）。
读本小说的产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恰为分别模仿中国的三种作品形成。首先是《剪灯新话》，
然后是“三言”，最后随着冈岛冠山《通俗忠义水浒传》译本的出版（1757），日本掀起了《水浒》
热，出现了山东京传（1761－1816）与曲亭马琴（1767－1848）等后期读本的代表作家，读本小说
也达到极盛。从读本小说发展的大致历程可以看出，确如日本读本小说研究专家山口刚所说，读本
小说的第一要素“是以某种形式模仿中国的小说” 15），这种模仿自然包括回目。
初期读本因为主要是短篇小说，回目的渗透尚不显著，直到以《水浒传》为渊薮的后期读本出
现，才掀起了读本小说制作回目的高潮。
建部绫足（1719－1774）《本朝水浒传》（1774）向被认为是模仿《水浒传》的开端，读本小说
大家曲亭马琴也曾给予积极肯定：“绫足在宝历、明和之间，写出如此长篇的草纸物语，是吾辈之
先驱。” 16） 不过其书尚只有单句回目17）。后来伊丹椿园的《女水浒传》（1780）8 回、振鹭亭《伊吕
波醉故传》（1794）等亦均如此。
此后便是山东京传与曲亭马琴两位后期读本大家之间的角逐了。
京传于 1789 年出版了《通气粹语传》，分 6 篇 12“则”，每“则”前无任何分节标志，有单句
标目，如“向岛武藏屋武松与艺妓划虎拳”、“林冲花和尚向河岸射箭书”等。几年后，马琴出版了
他翻改《水浒传》的处女作《高尾船字文》（1796），其书有正题与副题，标目已较之京传前作更靠
近回目了。
京传受到马琴此书把净琉璃与《水浒传》捏合在一起的启示，迅速出版了他翻改《水浒传》的
代表作品《忠臣水浒传》（1799－1801）。此书是将净琉璃作品《假名手本忠臣藏》与《水浒传》捏
合在一起写成的，共 11 回，书前有京传用汉文写的序，其中提到《忠臣藏》，云其“以为十一回”，
其实净琉璃作品并不分回，日本人多以“出”来称之。另外，日本汉文小说中也有根据《假名手本
忠臣藏》改编的作品《忠臣库》，其书前鹏斋老人序称原本净琉璃为“杂剧家演为十一出”，然后
“某学生尝假稗史言、再翻译之，仿《水浒》、《女仙》二史之例，改出为解” 18）。这里“改出为解”
稍不可解，其云“仿《水浒》、《女仙》二史之例”，而全亦分为十回，各有双句之回目，则当云
“改出为回”方妥——笔者推测此序或为据口述所译，“回”字与“解”字在日文音训中皆读为“カ
イ”，故译者误书为“解”。此汉文小说的出版日期还需讨论，因为其“鸿濛陈人”题辞后署“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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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年”，即 1794 年；而书末所署出版年则为“文政三年”，即 1820 年。二者相差虽然只有二十
余年，但却一在京传此作之前，一在之后。笔者认为，据日本学界及中国学者研究，据为清人陈人
翻译之说，纯属伪托，故其题辞并不可信，而出版日期则是最客观的依据，因此，此书的出版应该
较京传之作晚近二十年。然而，京传之作的双对回目却比《忠臣库》更为标准，其回目一如《水浒
传》，多为八言，如第一回为“梦窗国师祈禳天灾　高阶师直误走众星”、第二回为“妍娘娘羞谜袭
衣篇　盐廷尉误入白虎厅”，确实可以明显感受到《水浒传》的影子，再如“盐冶龙马三鞭千里　
寺冈神行一脚百步”之对仗亦非偶然所能至。
不过，京传并没有把仿效到的回目体制固定化，接下来的创作有的再回到《本朝水浒传》的单
句叙事标目形态中去，有的又出现了新的现象。如《复仇奇谈安积沼》（1803），改“回”为“条”，
仍为双句式，如第一条“处女鬘儿悬想画中人　菱川师宣能画时世妆”似乎也算标准，但作者在每
一句标目之后却加上了一个“事”字，便又回到井原西鹤前期作品的老路上去了，只是京传这二句
均为叙述句罢了——不过，京传对此书的双句目也进行了调配，在上下句间加了一个表示语法关系
的“并”字19），可见他可能对于一回并置二事尚有疑虑，这也与西人译《红楼梦》以“and”接续
二目如出一辙。《浮牡丹全传》（1809），其书共 12 回，回目设置甚为新颖，其目次前有作者识语：
“此书摘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顾氏《印薮》、《秦汉印统》、《宣和集古印史》之印钮式，摹写而
冠目次，以为回号。每回之标名，则集温庭筠、罗隐咏红牡丹句。”如第一回之目次为“龟钮号”，
回目则为温庭筠《牡丹二首》其二的首联“水漾晴红压叠波，晓来金粉覆庭莎”。事实上，作者把
温庭筠一首及罗隐的二首七律依次分配在 12 回的回目上。中国亦有使用唐诗为回目的章回小说
《迷津筏》，但那只是挑选的单名，而且成书已在清末，较京传此作晚近百年；也有《犀钗记》从头
到尾以五言排律为目，但其书已经失传。所以，此种以诗为回目的体制自当以京传此作为先声。当
然，京传对回目的探索只是一种游戏，所以并不重视，在此书后创作的《本朝醉菩提》（1809）便
又有了新的方式：，“假用法华之品目以为标名”，如“善恶因果序品第一”、“得失譬喻品第二” 
等20），这倒与丁耀亢《续金瓶梅》的一级回目相类，但却已放弃了回目的形式。
马琴在此后也开始了大规模翻改《水浒传》的创作活动，如《椿说弓张月》（1807－1811）68
回，自序云“其谈系仿效唐山之演义小说” 21）；《倾城水浒传》（1825－1835）57 回，将原本中的男
子全改为女子，也开了此后颠倒性别改编《水浒》的先例；《近世说美少年录》（1829）60 回、《开
卷惊奇侠客传》（1831－1835）50 回，回目全用汉字，甚为精严22）。但是，比起他被誉为“江户小
说之冠”的《南总里见八犬传》（1814－1842），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此书非但是马琴翻改小说的集
大成之作，也是日本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作品，从我们的论题来看，它同时也是日本和文小说回目
制作的巅峰之作。其书共 9 辑 98 卷 106 册 180 回（因有个别回分了上下乃至于上中下，故实有
190 回），译为中文约 160 万字，确称长篇巨制。全书回目一如《开卷惊奇侠客传》，均直接使用汉
文23），在叙事概括上缜密允当，就文字而言，也颇工致。
《八犬传》是马琴以后半生的心血浇灌而成的，也是他自许甚高的传世之作。但是，这部小说
攀上江户读本的巅峰之时，也是日本古典章回小说中绝之日：就在它全部出版前不久，与日本隔海
相望的中国便已传来了鸦片战争的喧嚣——西方殖民者的枪炮把古老的中国带进了屈辱的近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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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惊醒了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开始进入近代启蒙时期，从而结束了中世纪文学的历程，打开了
近代文学的大门。
三、日本近代小说的去回目化历程
日本近代文学的转型是从改良小说开始的，这其实也正是中国近代小说界革命号召以小说救国
的背景。而其思路亦与中国惊人的相似（当然，这种相似既有相同的社会结构及国际处境的大环境，
也有梁启超东渡得以借鉴的机缘），即以弃绝传统、转投西方为口号。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改良
运动先觉者”的坪内逍遥（1859－1935）就曾殷切地呼吁：“我国文坛的才人雅士，应该放弃马琴，
再不要心醉春水，或尊种彦为师，一味尝其糟粕；应该断然摆脱陈套，改良我国的物语，创作出可
以辉耀于文坛的伟大创作来！” 24） 所以，对日本近代小说而言，要努力摆脱的羁绊其实就是深受中
国章回小说影响的江户小说。那么，身处这一历程中的回目体制便非常尴尬。
其实进入明治以后，仍有一些作家进行着章回体制的创作，如三游亭圆朝（1839－1900）和假
名垣鲁文（1829－1894）。前者创作了《牡丹灯笼》（1861）、《盐原多助一代记》、《英国孝子之传》
等以纯以汉文设置典型回目的章回体作品，如《牡丹灯笼》第一回“凶汉泥醉挑争斗　壮士愤怒釀
祸本”，这几部作品绝大部分为双对七言目，技巧纯熟25）。后者也有《高桥阿传夜刃谭》、《安乐愚
锅》、《蛸入道鱼说教》等创作，也均用“第×回”体制，只是回目均为单目且假名与汉字混用26）。
日本文学的近代化历程同时也需要翻译文学的指引与刺激。而非常巧合的是，日本第一部翻译
小说竟然与中国的第一部翻译作品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英国人利顿27），这位在文学史上并无地位的作
家却成为异国文学更革的先驱，其间机缘倒值得探究。丹羽纯一郎（1851 － 1919）比蠡勺居士晚
5 年出版了他的译作《花柳春话》（1878，原为利顿创作于 1842 年的长篇小说 Ernest Maltravers）。
丹羽纯一郎的译本亦如同中国的归化翻译一样，使用了章回小说的体制，全书共 78 章，每章均有
汉字的双对七言目，如第一章为“猎夫亦能怜穷鸟　世人休疑李下冠” 28），相当标准。此后川岛忠
之助译《八十日间世界一周》（1878，即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高须治助译《花心蝶思录》
（1883，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均亦有相似的表现，前者未设回目，但却使用了严格的“第 ×
回”体制，后者则同丹羽纯一郎所译，以章分划，但却有标准的汉文回目29）。
在翻译文学起到引领作用之后便渐趋沉寂，而政治小说则又异军突起，成为一股新的浪潮。被
称为“政治小说的第一作”的是户田钦堂（1850－1890）的《情海波澜》（1880），其书为说唱体，
以“齣”分划，这自然来自中国的传奇，但其标目却仍为汉字双对七言目，如第一齣“万缕绿垂杨
柳语　一枝红破海棠春”之类。其后矢野龙溪（1850－1931）之《经国美谈》（1883）、末广铁肠
（1849－1896）之《雪中梅》（1886）、《花间莺》（1887）均使用了最严格的回目体制，甚至像《雪
中梅》还有“祝炮震天国会逢百五十四开期　断碑出地父老想十九世纪名士”这样长达十三字的对
目30），实为罕见。最有趣味的是，上述之《经国美谈》、《雪中梅》及另一部政治小说《佳人奇遇》
（1885－1897）又很快输入中国，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雪中梅》一书甚至直接影响了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写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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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人物还是坪内逍遥，他曾师从假名垣鲁文，所以他的某些倾向或与此
有关。就在翻译文学兴盛的时候，还在东京大学上学的坪内也参与其中，出版了翻译作品《春风情
话》（1880，原为司各特的《拉美莫尔的新娘》），此书虽不以“回”而以“套”来分划，但仍有标
准的汉文回目，如第一套为“红泪沾襟古堡夕　白刃闪空葬场晓” 32）。但是，紧接着，他在一次考
试中用儒家观点来分析《哈姆莱特》遭到老师的严厉批评，这促使他对小说文体进行反思，其结果
便是被称为“揭开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序幕”的《小说神髓》（1885）。其书有一节专门讲“小说文
体”，里面谈到小说章节的题目，一方面，他认为“题目这种东西，看去似乎无足轻重，但仔细想
来，它是唤起读者兴趣的一种手段，所以应该下一番功夫，考虑如何将章回标题写得合适”，另一
方面却宣称：
这一论点很有意思。说回目体制“已不太引人入胜”自然也承认这种方式此前的流行，而现在
不引人入胜的原因却并非艺术性的考虑，而是时代风气的变化。其实，他所认为“比较富于情趣”
的以诗代目的方式在文学史上不过是昙花一现。所以，他的看法未必有道理，但也反映了当时日本
文坛改革小说体制的普遍风气。然而，理论与实践有时却并不一定合拍，我们看看坪内的小说创作
就知道了。出版《小说神髓》后他为了“实践自己主张”写出了《当世书生气质》（1885），其书却
仍然是“第一回，如何如何”的标题方法，回目也仍然是“对句式的、排列两行的写法”，唯一不
同的是使用了和汉混合体而非纯粹汉文，如“第一回　鉄石の勉強心も変るならひの飛鳥山に　物
いふ花を見る書生の運動会”。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京都少年》、《妹妹与弯腰》，均分回，不过，
只剩了短句的单回目了34）。他的这些创作在语言的择用或者思想的表达上如何更革暂且不论，在文
体上却“与近世的戏作小说有血脉的联系” 35）。如此看来，他虽以理论掀开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帷幕，
但却没能在创作上以实绩来支撑，而这个任务，要由他所支持的朋友二叶亭四迷（1864－1909）来
完成。
二叶亭四迷的成名作《浮云》（1887）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之作，文学史家都认为此
作有着历史性的贡献36）。然而，就是这部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其文本的章节划
分仍然为“第 × 回”式，其回目虽然从双句变为单句，但仍然保留了或叙述性或短语的标目。不
过，在两年后出版《浮云》第三部时，就只下“第×回”的序号，而无标目了37）。
就在《浮云》发表后不久，日本文坛在欧化与国粹的彷徨中突然兴起了一股西鹤热，许多作家
开始重新审视井原西鹤的文学意义。这个时代被日本称之为“红露时代”，其代表人物之一的幸田
露伴（1867－1947）便接受了井原西鹤与坪内逍遥的双重影响，所以，他的作品也体现出复杂的面
貌。仅就标目体制而言，他早期发表的一些作品都还坚持使用“第 × 回”的样式，如《露团团》
203章回小說標目體制在日本的傳播
（1889），而且每回还有两句细目，但或是接受了坪内“引用前人的俳句来代替题目”的“比较富于
情趣”的说法，所以这两句标目均为从前代引来之俳谐；同年发表的成名作《风流佛》没有使用分
回的体制，但却有西鹤《好色一代男》一样的双重标目，设计甚见苦心：全书共 12 则，但前为
“发端”，末为“团圆”，故主体为 10 则，每则有一个简目，如依次为“如是相”、“如是休”、“如是
性”、“如是因”等，每则或单篇、或分为上下甚至上中下篇，而每篇必有俳句标目。不过，他似乎
对章回仍有余情，次年发表的《砚海水浒传》便带有较为规范的双对回目，其实从命名上也可看出
与江户读本的关系38）。
至此，回目在日本的影响终告消歇，然而，这已经是汉文化圈中对这一小说特征最为坚持的文
学传统了。十余年后的中国，回目体制在小说界革命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从小说文体的中心踡缩于
边缘，成为通俗文学的代名词；再过数年，新的小说传统从《狂人日记》（1918）的发表开始确立，
从此以后，新的纯文学作品中便几乎再未出现过回目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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